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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是知晓新闻学未来的钥匙

——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史教授马丁·康博伊

记者 王安丽 特约记者 徐天博

2012-3-29 5:30:02  来源：2012年03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85期

  【核心提示】在人文社科领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人们最初着手研究的领域之间的细

微不同，可能导致最终研究领域的巨大差别。攻读博士阶段所掌握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为你的学术生涯提供有力

的支撑，你会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你会阅读到新的文献和资料；同时，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当我们想要预测未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必须回过头来，认清新闻事业本身是如何被界定的，而这个界定源于数个世纪

以前，根植于新闻事业的历史之中。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新兴媒体出现的，一方面是新鲜及时的新闻报道，满足了人类对于信息和知识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则

是浮躁、虚假的新闻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舆论恐慌。在此背景下，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者，马丁·康博伊主张，“必须将历史

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发展中，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内涵和意义”。他同时也就当前新闻学的热点问题、新媒体时代的

全球化与本地化以及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等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丰富的人生阅历充实学术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一位执教于新闻学院的教授，但是我发现您有着很强的语言学教育背景，却从没有就读于任何一

所新闻学院。请问什么原因使您开始从事新闻学研究工作？ 

  马丁·康博伊（以下简称“康博伊”）：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谈起：我的第一学历是现代语言学专业

（Modern Language），并且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在学校执教这门课程。后来，我开始在世界各国游历，曾在非洲教学，

又到了当时的东德。我一直对不同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当我在德国的波茨坦大学工作的时候，柏

林墙刚刚倒塌，学校让我开设一门新的课程，通过对来自原东德的学生解读报纸新闻，让他们理解英国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以此

为契机，我开始着手研究英国的报纸，没想到这门课程就成了我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我不能说仅仅是因为一门课程就决定了我

现在的研究方向，因为通过媒体来了解一个国家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电影、杂志、报

纸等媒体的发展，所以通过报纸新闻向非英国学生讲述英国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五年后我回到英

国，就开始执教新闻学研究方面的课程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 那么是否可以说，您在成为新闻学研究者之前就已经对新闻媒体有了一定的研究兴趣？ 

  康博伊：是的，可以这么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专业领域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困难？ 



  康博伊：我并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困难之处。在人文社科领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人们最初

着手研究的领域之间的细微不同，可能导致最终研究领域的巨大差别。攻读博士阶段所掌握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为你的学

术生涯提供有力的支撑，你会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你会阅读到新的文献和资料；同时，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可否讲述一下在德国的工作经历对您后来在英国的工作有着哪些方面的助益？ 

  康博伊：在德国的工作经历中，有一点特别需要提出，我体会到了学校资源的重要性：我在波茨坦大学的时候，学校缺乏足

够的教学和研究资源——他们没有报刊资料库，没有文献数据库等；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发现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资料库相当

完善。这种对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研究资源的重要性，使我在后来的工作当中也比较注意学院在这方面的建设。 

  2 历史与科技共同推动新闻事业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报道，您是英国唯一被授予新闻史教授头衔的人。就您看来，历史研究在新闻学研究领域有怎样的

地位？ 

  康博伊：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人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如果我要研究十年前的报刊资料，需要乘车去伦敦的资料馆花上几个小时

的时间获取。现在我使用电脑里的数字资料库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而历史发展对于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与科技进步一

起作用，推动了新闻事业的进步。当我们想要预测未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时，必须回过头来，认清新闻事业本身是如何被界定

的，而这个界定则是源于数个世纪以前，根植于新闻事业的历史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将历史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发展中，才能更

全面地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内涵和意义。前不久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名为“新闻世界”（News World）的学术会议，许多历史学家受

邀与当代的新闻学者和记者一起参与会议讨论。参会者普遍认为，如果想要知道新闻事业将会发生什么，就必须要弄清楚它在过

去的历史中发生过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历史性发展、变化和运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目前为止，您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康博伊：概括来说，就是语言与历史对于找寻传播公众思想（Public Ideas）的最佳渠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溯刚才提

到的关于我语言学背景的问题，最初在英国的十年语言教学经历让我感觉到，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对于语言的学习和传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提醒我在新闻研究当中关注到语言学方面：新闻语言是如何被架构的？语言随着新闻事业的历史变化而发生

了哪些变化？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新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 

  康博伊：我确信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的：我的项目资金是由“人文科学研究学

会”（简称AHRC，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编者注）提供的，我管理的研究中心也位于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的交叉学科项目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re of Social Science）大楼内。我是如何给自身定位的呢？从学科划分

来看我是新闻学学者，但如果有人问我的专长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是新闻史和语言学方向。 

  3 新闻业危机成为当前欧洲新闻学研究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否请您谈一下当前欧洲新闻学研究热点是什么？ 

  康博伊：当前欧洲的新闻学研究热点，可以称之为“新闻业危机”（Crisis of Journalism）。一方面是传统新闻事业与新

媒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无法确认怎样定义新闻记者的情况下进行新闻学教育。十年前我们提到的“记者”是一群经过专

业训练、在新闻部门工作，并且期望在该行业工作一辈子的人。而现在，网络造就了一大批“公共传播者”（Public 



Communicator），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可能只用他们自身时间的5%来担任“公共传播者”的角色，除此以外他们有自己的

工作，而不是职业记者。在博客作者和推特作者大量出现的今天，与19世纪相比，如何做一名记者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你

想成为一名记者？但我们可能无法让你一直在本地报纸工作，因为它很可能会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意思是，新闻的专业性受到了来自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挑战？ 

  康博伊：这个问题恐怕也要分两面来看待，新闻的专业性确实是受到了挑战；但对于资深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在退休的

时候依然可以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问题的重点在于那些年轻一代，他们会问，在这个规则已经被改变的环境里，要如何才能

成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所以从批判精神的角度，对于从事我们这些新闻学教育的人来说，如何为学生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做好最

充分的准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4 全球化背景下媒体的发展仍根植于本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现在的媒体市场发展十分迅速，您觉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可以从西方媒体学到哪些东

西，西方媒体又可以向中国媒体学到什么？ 

  康博伊：我不认为新闻媒体一定要按照某种程序发展，也不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体管理方式一定是优于其他模式的最好方式。

媒体自身的发展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和语言差异问题，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

能接触到国际化的媒体，因而全球化对于多数中国人的影响恐怕并不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是现在很多西方媒体也有了中文业务，比如现在中国人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欧美主流媒体的中文报

道，语言障碍的情况似乎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康博伊：关于全球化这个论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媒体在潜在意义上是全球化传播的，但在实践当中却是地区性的。中国新

闻机构可能在探求全球化的新闻报道，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对于媒体来说，从地区性

新闻做起是一个良性的开端。人们更想了解窗外经过的警车或者房上掠过的直升机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思考和

新问题，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都还在探索当中。 

  5 不同文化的学习和交流需要谨慎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新闻学在中国也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专业，中国很多大学都建立或者计划建立新闻学院。您是

否认为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去国外学习相关专业，并且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会对研究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兴趣？ 

  康博伊：对，这会是一种趋势，很多人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习需要谨慎的态度。当中国的年轻

人学习西方新闻学的时候，他们可能要么太具有批判性，要么太缺乏批判性。就好像保加利亚曾经想要照搬德国刚统一时的报业

发展模式，结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一位在BBC工作的朋友曾经受邀去俄罗斯培训当地的记者，但是他们却告诉他：对于

某些人物我们不敢像你那样提问，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我也收到了去北京一所高校讲学的邀请，他们准备使用我写的一本

书作为教材。我想这种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将会非常有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否愿意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中国学者有更多接触？ 

  康博伊：一定的。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学者们都研究各自不同的课题，不能想当然地将不同领域的学者强行聚

拢在一起进行某个方面的“合作”。我有幸能够负责管理新闻史研究中心，在此框架内我们与荷兰、德国、美国和英国高校的学

者们进行了有价值的合作，我个人也十分期望能够有中国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我去年曾经试着与一位对中国晚清历史颇有造诣的在英中国学者取得联系，希望她支持我对中国近代报业史的研究，很可惜



她后来离开英国了。好在现在有一种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与那些从我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进行合作，从而拓展

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在我们学院的几位中国籍博士生距离完成学业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十分期望当他们作为年轻学者成长

起来之后继续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马上将会有一名中国教授来我们学院攻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

深入了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想与年轻的中国学者分享的经验是什么？ 

  康博伊：三个词——follow your ideas（遵从自己的思想）。很多年轻学者可能会问，我要如何做才可以达到某个目标？

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动作与另一个动作的关联，但当他们回首整个研究过程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每

一个环节都彼此联系，而使之连为一体的就是他们对于遵循自己的思路的坚持。年轻的学者可能会问，我这样做应不应该？但如

果他们没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使看似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也不会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6 英国学生和海外留学生深造追求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八所英国高校的校外主考官，您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状况也有着亲身体会。您总体上给予英国新

闻学高等教育一个怎样的评价？ 

  康博伊：我很幸运成为一些英国高质量大学的校外主考官，这些学校的基础实力都是比较雄厚的。现在我担任卡迪夫大学和

莱斯特大学硕士招生的校外考官，我觉得无论是学生自身的水平还是学校的教育实力都是比较高的。通过这些经历，我也会将其

他一些英国高校的教学质量与谢菲尔德大学进行对比，吸取他们的办学经验，并对我自己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工作进行不断的改

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似乎英国本土学生在本科毕业以后不是特别愿意继续深造，很多学校近一半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

士）都是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请问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康博伊：这个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本土学生与海外留学生（包括欧洲大陆国家）追求更高学位的动

机有很大区别。英国本土学生在追求更高学位的时候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以我们学院来讲，英国学生希望就读于那些可以让他们

直接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而不是研究性的工作，但海外留学生对于在这方面的需求则没有那么强烈。为此，我们学院也建立了

比较健康完善的招生体系，事实上我们在招收海外留学生的时候更加严格——大约每30名符合要求的申请者中只有1名被录取。

我们的硬件设施允许我们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没有这么做——你肯定不会愿意看到300名研究生一

起上课的场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学费上涨，是否会使得很多英国学生放弃追求更高的学历？ 

  康博伊：我认为这并没有太大影响，追求更高学历的学生仍然能保持较高的人数。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学生被招收进来。就现

在看来，愿意自费攻读学位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这可能会使得我们招收的学生在社会上的分布发生变化。但就总体数量来看并

没有减少。 

  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教授，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主任，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新闻史教授（Professor of 

Journalism History）头衔的学者，同时也是英国新闻教育协会理事、SSCI索引杂志《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编

辑。著有《英国新闻学：历史学导论》（Journalism in Britai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新闻学：批判的历史》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和《报纸的语言：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s: Socio-

Historical Approach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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